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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

唐 力 行

本文探讨了明清徽州商人妇与徽州社会的相互作用
,

指出
,

商人妇以支持丈夫的

事业及亲 自参与经营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而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在

一定程度上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
。

但是与此同时
,

商人在实际经营中的需要促使宗

族制度强化
,

封建纲常对妇女的束缚比以往更甚
。

徽州社会也由此成为二律背反的混

合体
。

作者
:

唐力行
,

男
, 19 4 6年 1 月出生

,

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
。

明代成弘后
,

徽州社会的巨变
,

盖缘微商兴起所致
,

徽商自身亦成为徽州社会之一大新

景观
。

① 而商人妇对徽商兴起乃至整个徽州社会影响至深至巨
,

不可不书
。

徽州妇女 自古便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
。

徽州
“ 处万山中

,

所出粮不足一月
,

十九需外

给
”

( 《止庵集
·

厘弊疏商稿序》 )
。

因而
“
徽民寄命于商

” 。

② 徽州最初的商业便是 以山区所产

之茶
、

木等交易粮食
。

妇女多参与商品生产
, 《款风俗礼教考》 云

: “

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
” 。

商 品意识甚至渗入妇女 日常生活
,

淳熙 《新安志》载宋代徽州风俗
, “

女子始生
,

则为植榭
,

比嫁斩卖以供百用
,

女以其故或预自蓄藏
” 。

因而
,

明代成弘后
,

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商的兴

起提供了舞台时
,

徽州妇女也从容地出演了商人妇的角色
。

明清时期徽人为贾者十之七八
,

商人妇也占了徽州妇女的绝大多数
。

徽商的事业离不开商人妇
,

商人妇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

为 以下五个方面
:

(一 ) 为徽商提供原始资本

商人妇所提供的资本有三类
。

其一是嫁仓
。

例如明代款商吴烈夫
“
挟妻仓以服贾

,

累金

巨万
,

拓产数顷
” 。

③ 又如款商许东井
“
微时末偿治商贾业

,

孺人脱替洱服麻巢以为斧资
” ,

“
起家至盐荚

,

庐舍 田园
,

迥异往昔
,

而声称奕奕著里中矣
” 。

④ 明代内阁大学士
、

礼部尚书

许国之父许铁也是靠妻奋起家的
。
⑤ 还有借助嫂奋作资本的

,

《岩镇志草》 载
,

郑铣
“ 弟铎善

贾而无货
,

铣语妇许
,

尽出仓具授之铎
,

贾荆扬间
,

业大振
。 ” 因此

,

汪道昆在记述金母
“
具

① 见笔者
: 《论徽商的形成及共价值观的变革》 ,

载 《江淮论坛 》 19 91 年第 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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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斧赞 (金 ) 长公贾于淮
,

居数年
,

长公骚骚起矣
,

卒至饶益
”

时
,

评论道
: “

母有首事功
” , ① 以

嫁仓为经商原始资本的现象在徽州较为普遍
,

这类记载也甚多
。

其二是聘金
。

(( 清稗类草
·

婚姻类》 载
; “

徽人程某以货雄其乡累世矣
。

生一子
,

少而痴
。

… … 无与论婚者
。

程氏故有

质剂之肆在无锡
,

有汪氏者
,

世为之主会计
。

汪有女与程子年相若也
。 ” 汪氏为谋得聘金为

资本
,

竟将女儿配给痴子
。

程 氏
“

割家货巨万与之
” ,

而其女
“
自此独处终身矣

” 。

其三是劳

动资本
。

《徽州府志
·

风俗》 云
:

徽州
“
女人犹称能俭

,

居乡者数月
,

不占鱼肉
,

日挫针治

缝纫绽
。

黔祁之俗织木绵
,

同巷夜从相纺织
,

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日
。

徽俗能蓄积
,

不至危漏

者
,

盖亦由内德矣
” 。

妇女以纺织所得资助丈夫为贾的例子也不少
。

明代祁门善和里人程神

保贫穷
,

其妻
“
李以蚕织替饵助之

,

得三十金
,

贾峡江
” 。

② 清代款县草南人吴瑞玉
“
家甚

贫
,

赘于姚氏
,

以纺织给朝夕
,

瑞玉后贾于台
” 。

③

(二 ) 姻戚互助
,

组成商业网络

成弘后
,

商业竞争 日趋剧烈
, “

递废递兴
,

犹潮汐也
” 。

④ 徽商在竞争中加强了合作
,

其合作的基础
,

是宗族关系
。

⑤ 联姻造成宗族血缘圈的交叉
,

从而扩大了合作的网络
。

以在

扬州的盐业而言
,

据万历 《敦志》 称
, “ 邑中之以盐笑祭酒而甲天下者

,

初则有黄氏
,

后则

汪氏
、

吴氏
,

相递而起
,

皆由数十万 以汰百万者
” 。

嘉庆 《江都县志》 及近人陈去病撰 《五

石脂》 则在黄
、

汪
、

吴三氏之外
,

又补充了程 氏
、

方氏
、

江 氏
、

洪氏
、

潘氏
、

郑氏
、

许氏诸

大姓
。

并由
“
扬州之盛

,

实徽商开之
,

扬盖徽商殖民地也
。 ”

各大姓在扬州保持宗族聚居的

格局
。

徽商在经商地十分重视建宗祠
、

祭祖先
。

《汪氏谱乘
·

序 》 载
, “ 吾汪氏支派

,

散衍

天下
,

其称款侨于扬
,

业磋两淮者则尤甚焉
。

居扬族人
,

不能岁返故里
,

以修墉祀之典
,

于

是建有公祠
。 ” 汪道昆在 《太函集》 中指出

,

汪氏与
“
款之西

,

故以贾起
,

其倾县者称三吴
”

的溪南吴氏通婚
。

汪
、

吴两族在明代都为大盐商
。

正德
,

万历间曾为盐笑祭酒的吴汝承
,

其

曾孙吴询美与汪道 昆的长孙女联姻
,

得子吴某昌也为 巨贾
。

各宗族借联姻在商业上互为奥援
,

增强了与其他商帮角逐的力量
。

有的宗族之间甚至结为较为稳定的通婚集团
。

《清稗类草
.

豪侈类》 载
,

在淮北盐商集散地清江浦
,

有
“ 徽人汪己山

,

侨此二百年矣
。

家富百万
,

列典

肆
,

俗呼为汪家大门
。

与本地人不通婚
,

惟与北商 (即淮北盐商 ) 程氏互为陈朱而已
” 。

姻戚联手经营的事例也不少
。

姿源木商洪庭梅
, “

偕姻戚权木值于闽越楚蜀数千里外
,

推心置腹
,

然诺不苟
, ” ⑥ 结果发了财

。

新安汪氏
, “ 十年富甲诸商

,

而布更遍行天下
” 。

“
嗣汪以官游辍业

,

属其戚程
,

程后复归于汪
” 。

戚属交替经营
,

而 “ 二百年间淇南
、

漠北无

地不以益贫为美也
。 ” ⑦ 明人金声指出

, “
夫两 邑 (款县

、

休宁) 人以业贾故
,

掣其亲戚知

交而与共事
” ,

姻戚之间在商业上利益相通
,

休戚与共
,

以至 “ 一家得业
,

不独一家食焉而

己 ” , “ 一家破则逐连及多家与破
” 。

⑧

称
七

’

卜 ① 汪道昆
: 《太函集》 卷 n

, 《金母七十寿序》 。

② 李维祯
: 《大泌山房集》 卷73

, 《程神保传》 。

① 民国 《款县志 》 卷14
, 《人物志

·

烈女 》 。

④ 《太函集 》 卷53
, 《处士吴君重墓志铭》 。

⑤ 参见拙作 《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》 ,

刊 《历史研究》 198 6年第 2期
。

⑥ 婴源 《 敦煌洪氏通宗谱》 卷58
, 《清华雪斋公传》 。

⑦ 许元仲
: 《三异笔谈 》 卷 3

。

⑧ 金声
: 《金太史集》 卷 4

, 《与歇令君书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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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攀附封建政治势力

与官宦联姻
,

是徽商攀附封建政权的一个重要途径
。

《二刻拍案惊奇
·

韩侍郎脾作夫人 》

云
: “ 徽州人有个僻性

,

是乌纱帽
、

红绣鞋
,

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
,

其余诸事铿吝
。 ”

徽商看重乌纱帽是经商的需要
,

其
“
不争银子

” ,

是为了争得更多的银子
。

小说中讲到徽州

盐商把干女儿江爱娘嫁给韩侍郎为偏房
, “

不争财物
,

反赔嫁仓
。

只图个纱帽往来
,

便自心满

意足
。 ”

徽商与韩侍郎攀亲
,

便就有了权力作后台
,

一则可以
“
借资贵人

,

往往可以倾下贾 ; ” ①

二则可以取得官商的特权
,

保持盐业的世袭专卖权
。

这一类的例子甚多
。

《坚瓤九集》 卷 2

《灌手倚松 》 记载 了徽商吴某将其独生女许配应试儒士徐应登一事
,

正是讲
“

有女求配
,

意得

佳士
,

不计贫富
” 是徽商联姻的普遍价值取向

。

这样的联姻是双向的
,

徽州人为官后
,

也乐于联姻于巨贾
。

《丰南志
·

吴慕庵五十序》

载
, “

许 (国 ) 父本苏州贾
,

有阴德
,

故相国爱与巨富联姻
,

如女嫁休邑余村程爵子
,

固百

万也
。 ” 贾儒合流

,

叠相为用
,

一则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传统四民之分的冲击 ; 二则也揭

示了徽商成功的奥秘
。

贾儒合流
,

联姻为一大途径也
。

(四 ) 主持家政
,

使商人无内顾优

《休宁率东程 氏家谱 》 载商人妇孙勤行状云
: “

自归公 (程维宗 ) 以来
,

勤劳恭慎
,

有

过人知识
。

公终身驰驱于外
,

家政皆其经纪
,

日不逞宁
,

举无失所
,

累经忧患
,

处之泰然
,

乡里称其贤
” 。

许国在 《寿思源程公六十序》 的条幅中写道
:

徽商程思源
“
业大饶

,

积逾十倍
,

皆赖孺人内助也
。 ” ②商人妇是如何主持家政

,

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呢 ? 首先是帮助丈夫创业
。

出身于商贾世家的妇女往往有很强的商品观念
,

当她们来到夫家后
,

往往会劝说丈夫去从事

商业经营
,

以改变夫家的困窘
。

例如
,

汪道昆的大母
“

尝乘间告大父 日 : `君家世孝佛力田善矣
。

吾翁贾甄括
,

闻诸贾往往致富饶
,

君能从吾翁游
,

请为君具资斧
, 。

大父日
: `
善

, 。

及大父由

甄括起
,

贵用遂优
” 。

⑧ 再如
,

商家女朱氏所嫁汪家甚贫
, “ 于是说汪君收余货出贾荆襄

,

曰
: `君第去

,

吾为君侍养
,

必当而父母心
,

君无反顾
, 。

汪君竟以贾起
,

孺人先后之也
” 。

④丈

夫外出经商
,

由商人妇主持家计
,

这在商贾之乡已蔚为风俗
。

万历 《休宁县志
·

风俗》 描述

了商人妇主持家计的情况
: “

女人能攻苦茹辛
,

中人产者
,

常口绝鱼 肉
,

日夜绩床挫针
,

凡

冠带履袜之属
,

咸手出
,

勤者日可给二三人
。

丈夫经岁客游
,

有自为食
,

而且食儿女者
。

贾

能蓄积
,

亦犹内德助焉
。 ” 《狱县志

·

风土 》 也有类似记载
: “ 妇女尤勤勉节畜

,

不事修饰
,

往往夫商于外
,

所入甚微
,

数口 之家端资内助
,

无冻馁之虞
。 ”

徽商经营所得也因商人妇的

节俭
,

得以积累
,

投入营运
。

《款淳方 氏会宗统谱 》 收有熊颐所撰 《傅溪方母徐孺人墓志铭》

较细致地叙说 了徐孺人对徽商方西城创业的支持
: “ 盖西城远客数岁不一归

,

归逾月辄束装

去无内顾忧
。

孺人一灯萤萤
,

形影相吊毫无艰难愁苦之色
,

行李缝纫途中所需应手得
,

若宿

描然而孺人不 以告也
” 。

徐孺人娘家在维扬业盐
, “

岁有所遗
,

孺人悉以急家用
” 。

方西城

得以从容在客地创业
。

其次
,

是帮助丈夫守业
。

徽商致富后
,

商人妇仍节俭持家
,

以守成之
。

例如歇商江终慕

① 《 太函集》 卷45
, 《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铭》

。

② 许国手书条幅
,

藏徽州博物官
。

⑧ 《 太函集》 卷43
, 《先大母状》 。

④ 《 休宁西门汪氏族谱》 卷 6
, 《处士天赋公配朱孺人节妇行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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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既饶

,

安人纤俭如故
” 。

① 又如两淮总商鲍志道
, “

拥资巨万
,

然其妻妇子女
,

尚勤中馈

箕帚之事
, ” ②妻汪氏不务奢丽

,

捐资乡里
,

如
“ 置田百亩

,

取租给族之众妇
” , “ 重筑大

母竭
、

七星墩揭
、

田水溪桥
,

诸道路
,

至今里人能道也
” 。

这些义举
,

提高了鲍的信誉和声

望
,

从而使鲍家长盛不衰
。

其长子淑芳继为总商
,

次子勋茂官至内阁中书
,

军机处行走
。

再

如
,

《丰南志
·

黄孺人状 》 载
,

徽商吴长君
“ 司计天津

” , “ 垂十年才一归
” 。 “

初年
,

家

稍微
,

及业大起
,

孺人斤斤自若
,

责用一无芬华
” ,

以至 “ 骚骚逾溢
,

间以内滋甚
” 。

吴吉

枯赞黄孺人道
: “ 令人有女富溢尤之诧

” ! 商人妇帮助丈夫守业
,

不仅表现为
“

女富溢尤
” ,

还表现在存亡继绝上
。

休宁率东程悦
“
商游江淮间

,

正德戊寅程君卒于旅
” 。

其妻吴孺人
,

在程悦生前
,

主持家计
,

使
“

程君无内顾
” ; 在程悦死后替他还债

, “
倾仓佐还之

” 。

并告诫

儿子程锁从贾
,

终至
“
起家累 巨

” 。

③

(五 ) 直接参与商业经营

商人妇中有不少能人
,

她们直接参与商业经营
。

如汪孺人出生于
“
武林 (杭州 ) 邸中

” ,

自小在父亲的店铺中长大
,

耳濡 目染
,

使她精于筹算
。

这位娘家
“ 以不货倾郡

” 的汪孺人与
“
家拥素封

” 的吴次公结婚后
,

积极参与商业决策
, “

诸与次公共事者
,

孺人有所减否
,

厥

后屡中
” 。

④ 又如大盐商之女胡氏嫁张处士后
, “
胡氏母绝贤

,

自相 内主计盐荚
,

骚骚起富
。

二子修故业
,

致不货
” 。

⑤ 再如盐商金赦妻戴氏
, “
故习书计

,

部置中外
,

出入悉手籍之
,

伸起

家则捆以内多助矣
” 。

⑥ 还如
,

客居扬州的吴
、

黄二氏
“ 俱款名族

” 。

溪南吴氏女归辣塘黄

氏后
, “

泉布出入
,

不假薄记
,

筹算心计之
,

虽久
,

锚株不爽
” 。 “ 处士既得孺人

,

无内顾

虑
,

专精乘时
,

致货巨万
” 。

⑦ 商人妇中最为杰出的
,

当推汪太太了
。

她丈夫汪石公是两淮

八大总商之一
。

丈夫死后
, “

内外各事
,

均其妇主持
,

故人辄称之曰汪太太
。 ”
乾隆南巡时

,

汪太太曾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
,

以供御览
。 ” ⑧ 由此得到高宗赞赏

,

更有利于她的

商业经营活动
。

据扬州民间传说
,

汪太太曾为扬州八大商总之一
。
⑨

如上所述
,

商人妇促进了徽商的兴盛
,

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又造成了徽州社会风尚的改变
。

其首先是从妇女服饰的变化开始的
,

所谓起于青萍之末也
。

《款风俗礼教考 》 云 : “ 而女人

服饰
,

则六 邑各有所尚
。

大概款近淮扬
,

休近苏松
,

姿黔祁近江右
,

绩近宁国
。

而 款休 较

侈
,

数十年前
,

虽富贵家妇人
,

衣裘者绝少
,

今则比比皆是
,

而珠翠之饰
,

亦颇奢矣
,

大抵

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
” 。

L 款休妇女服饰较侈
,

是与两 邑商业最为繁荣相应的
。

嘉万年间
,

很多材料都反映了这种
“
商启其渐

” 的变化
。

如款县丰南一村
,

据 《丰南志》 称
: “ 吾 宗

(吴氏 ) 莫盛于今 日 (万历 )
” 。

其表现是
“ 里妇竞富

,

服饰甚都
” , “

纵垮子方与新妇盛

替饵
、

饰车骑 以夸乡党
。 ” 风气变化的原因则是

“

转毅遍四方
” 的商业

。

社会风尚的变化
,

导致了徽州人价值观念的变革
。 “ 徽俗

,

商者率数岁一归
。

其妻擎宗

① 《 溪南江氏族谱
·

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署员外郎主事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》

⑧ 李斗
: 《扬州画舫录 》 卷 6

。

⑧ 《 休宁率东程氏家谱》 卷n
,

《程母吴孺人传》
。

④ 《丰南志》 第 5册
,

《一恭孺人状》
。

⑤ 《 太函集》 卷 12
,

《寿张处士序》 。

⑥ 《 太函集》 卷52
,

《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》
。

⑦ 狱县 《 谏塘黄氏宗谱》 卷 5
, 《 黄母吴氏孺人行状》 。

⑧ 徐坷
: 《 清稗类钞 》 第24 册

, 《豪侈类
·

汪太太奢侈》 。

⑨ 参见杨德泉
: 《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》 ,

刊 《江海学刊》 1 962 年第 n 期
。

L 许承尧
: 《歇事闲谭》 第 18 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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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
。 ” ① 获多者为贤为爱

,

获少者为不肖为憎
。

价值观的变

革
,

冲击着封建时代传统的观念和秩序
,

这是有利于妇女的解放的
。

徽州妇女地位的提高
,

在谢肇制的 《五杂姐》 中有反映
: “
美妹世不一遇

,

而场妇比屋可

封
,

此亦君子少
,

小人多之数也
。

然江南则新安为甚
,

闽则浦城为盛
,

盖户而习之矣
。 ”

妇

女地位的提高
,

意味着对束缚妇女的封建纲常礼教的冲决
,

当时被称之为 忖石妇 ”
自不足怪

。

浦城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
,

物产丰富
、

交通方便
,

是商人辐较之地
,

徽商移居该地也甚多
。

新安
、

浦城
“
拓妇

” 之多
,

是与该两地商品经济的发达
、

商人妇经济地位的重要相对应的
。

谢肇制分析造成丈夫瞿内 (即 ,’ t 石妇 ” ) 的原 因有三点
,

其中两点是与经济相关的
。

一是
“

贫

贱相守
,

艰苦备尝
,

一见天 日
,

不复相制
。 ” 一是 “

齐大非偶
,

阿堵生威
,

太阿倒持
,

令未 己

出
。 ” 比照前述商人妇对徽州商业的作用

,

恰是相合
。

可见
,

商人妇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改变

了徽州社会
,

从而也改变了自己
。

徽州社会是如何作用于商人妇呢 ? 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是有利于妇女的解放
,

但是它同

时又加固了徽州最为陈旧的宗族组织
。

首先
,

这是徽商控制从商族众的需要
。

徽籍巨贾往往兼行商
、

坐贾于一身
,

其营运范围既广
,

分设店铺亦多
,

需要雇佣众多的

伙计参与营业
。

俞秘 《右台仙馆笔记》 载
,

款商许翁
,

有典铺
“ 四十余肆

,

其人几及二千
。 ”

徽商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
,

就必须加强对商业集团内部的控制
。

徽商雇佣的伙计
,

大多

为族人
、

姻戚以及佃仆
。

与山西商帮不同
,

徽商对从商伙计的管理并不是 以严格的制度
,

而

是借助于宗法关系
,

在脉脉温情的面纱掩盖下
,

以宗主的身份控制从商的伙计
。

这就揭示了

徽商热衷于投资建设宗祠和纂修族潜的底蕴
。

移居它乡的徽商
,

在客居地建宗祠并不鲜见
。

例如
, 《款事闲谭》载

,

乾嘉间
“ 总司磋事十余年的

”
徽商郑鉴元

, “
先世以盐策自款迁仪征

、

迁江宁
、

迁扬州
,

皆占籍焉
” ,

他不仅在他乡
“
修款洪桥郑氏宗祠

、

上律寺远祖海公宗祠
,

置香火田
” ,

且在南京
“
建祖父江宁宗祠

,

三置祭田
” ,

还在扬州宅后建亲乐堂
, “ 子孙以时

奉祭祀
” 。

乾隆时徽商方士震
, “ 以侨居广陵

,

未能即归故里
。

乃建宗祠
、

置祭田于扬
,

聚

族之商于扬者
,

烙修祀事
。

② 再如
,

在杭州
,

徽商叶道传
“
创建宗祠于虎跑大路旁圣安山下

” 。

③

至于商人捐货在家乡助修祠堂
,

则更是普遍的了
。

其次是徽商远出经商时保持家庭稳定的需要
。

《欺县志
·

风土》 云 : “ 邑俗重商
,

商必远出
。

出恒数载一归
,

亦时有久客不归者
,

新婚

之别
,

习为故常
。 ”

徽商因行商之艰难而
“
久客不归

” 之事实在方志
、

族谱中俯拾皆是
。

商

人妇生活难以为继
,

威胁着商人家庭的稳定
。

嘉庆 《黔县志》 卷 7载有一则事例
, “ 汪某外

贾无耗
,

妇将改适人
。

(苏 ) 源为作家书
,

并 白金寄其家
,

妇意始定
,

越三年而后汪归
。 ”

如果没有黔商苏源惺惺惜惺惺的义行
,

汪商家庭的破裂是无疑的了
。

但是
,

靠商人单个人的力

量
,

是不足以阻挡家庭不稳定的趋向的
。

于是
,

他们祭起宗族制度的法宝
。

① 蔡羽
; 《 辽阳海神传》 。

②⑧ 民国 《歇县志》 卷 9 《人物
·

义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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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款风俗礼教考》 云
:“ 间有作匿者

,

乡党共耳 目之
,

奸诡不行焉
,

则非其人尽善良也
,

良有聚族而居
,

公论有所不容
一

耳
。 ”
远行徽商借助乡党的耳 目

、

聚族而居的
“
公论

”

来制止商人妇

改适的
“
作匿

” 、 “
奸诡

” ,

是最为可靠的了
。

这 “ 公论 ”
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 ; 便是道学家

的 “
存天理

、

灭人欲
” 、 “

饿死事小
,

失节事大
” ; 便是徽商不惜以重金修篡的族谱上的家法

家规
。

试以同治十三年修的 《祁门方氏族谱》 所载族规分析之
。

该族规共 32 条款
,

举凡社会

生活之方方面面均有涉及
,

其中专门针对妇女或涉及妇女的条款共 13 条
,

计有示家长
、

友兄

弟
、

别夫妇
、

防继庶
、

严嫡妾
、

训诸妇
、

肃闺门
、

重婚姗
、

事舅姑
、

和灿埋
、

植贞节
、

尚勤

俭
、

节婚嫁等
,

占族规之 40 %强
。

这些条款对妇女一生的行为作了严密的规范
,

其中最为关

键的是强调夫为妻纲
。

在
“

示家长
”

中
,

要求家长
“
尤不宜轻信妇女奴隶之言

,

以取决于家
。 ”

在
“
别夫妇

”
中

,

强调 “
夫者须正身齐家

,

不可使化鸡司晨
,

为妇者当降心从夫
,

不可执一

己之性间有悍泼不顺
。 ”
在

“
肃闺门

”
中

,

责令
“ 妇女当从一处勤绩纺

,

力机抒
,

尽其常职
。

心有专用则邪避之念自无由生者
。 ”
在

“ 植贞节
”
中

,

更是以
“

公论
”
迫使妇女就范守节

: “ 妇

女守节最为难事
,

宗族中或不幸而孤寡者
,

近属亲邻当资给扶持之
,

待其节终
,

公举表扬
,

以励风化
。 ”
另一方面

,

对于
“
改志转嫁者

” ,

徽州各族都不假宽贷
,

而是运用
“ 公论 ” 的力

量
,

加以弹压
。

《桂林方氏宗谱》的《凡例》有
, “

如改志转嫁者
,

虽有子
,

止书其子
,

不书其

母姓氏
,

为失节故也
。 ” 《尚书方 氏宗谱 》 之 《凡例》 规定

: “

女嫁名族书适
,

再适者黝不 书
” ;

“
改适

,

于夫下黝不详书
,

以明义绝
。 ” 这些族规

、

家法就象锁链
,

把商人妇的手足牢牢捆住
,

从而维持着商人家庭的稳定
。 “ 公论

” 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
。

宗族把
“ 学而入政

,

名登金榜 ;

闺闲挺秀
,

巾帼完人
”
并列

,

认为它们 “
并为家国所重

,

宗材之光
” 。

因而
,

几乎每一个宗族
,

都东族谱上
“
作科第录

、

节孝志
,

用彰既往
,

以励后来
” 。

① 族谱上的烈女传
、

闺闹淑德起着

舆论导向的作用
,

钳制着妇女的思想
,

制约着妇女的行为
。

族谱的广泛镌刻
,

甚至还促使了徽州印刷业的兴盛
。

徽商除了资助镌刻精良的族谱外
,

还

不 i昔以重金镌刻儒家经典
、

朱子家礼以及 《女儿经 》
、

《闺范图说 》 等书籍
,

强化对妇女的

礼法控制
。

民国 《款县志》 卷 n 《烈女传》 有一则女仆殉夫的记载
,

很能说明
“ 公论 ”

在妇

女心理上形成的强大冲击
,

引
一

导着她们的价值取向
。

兹录如下
: “ 尹春妻张氏

。

尹春 (明末 )

潭渡人
,

(徽商 ) 黄时耀之仆
。

而张即耀母之腾蝉也
。

耀妻程氏知书史
,

姑尝令其陈说烈女

传以谕晓家人
,

张侍每乐听不倦
。

居岁余
,

.

尹春死
。

张泣辞主母欲殉
。

汪哭遣之日
: `

尔亦

思流芳耶
。 ’

张比俺户 自经
,

家人急救而免
。

翌 日自诣市市砒
,

市人易他物绍之
,

又不死
。

乃 自置一棺卧其中不起
。

汪挽之日
: `

若盎侍我终年亦无损于节
,

何必邃尔耶 ? 夕 张泣对日
:

`

蟀志不可回
,

自听烈女传时已决矣
。 ’
遂坚卧

,

不食而死
。 ” 当着

“ 公论 ” 已 内化为
“ 志不

可回
”

的人格操守时
,

徽商即便
“
久客不回

” ,

其家庭一般也能保持稳定
。

乾隆年间徽商方士意

的 《新安竹枝词 》 有
“ 健妇持家身作客

,

黑头直到 白头回
,

儿孙长大不相识
,

反问老翁何处

来 ?,, 词 中描绘的徽州风俗
,

透露 了大多徽商家庭的稳定
。

许国曾为一个出嫁四年丈夫即客死

贵池的方节妇立传
。

方节妇丧夫时年仅 23
,

有一女和遗腹子
,

为延续方氏一脉历尽艰难
。

先

是
“
宗人有利其产而谋夺节妇志者

,

节妇则以 (遗腹子 ) 顺走匿母家
,

令母弟讼之得免
。 ”
其

后
,

方节妇又
“
绩麻棠

,

畜鸡豚
,

灌园以自给
” ,

扶养子女
,

为他们操办婚嫁
。

又为儿子方顺准

备出贾的资本
,

帮助儿子经商
。

许国称赞方节妇云
: “
保六月之遗孤而卒树立

,

外患之至若风雨

① 《歇淳方氏会宗统谱》 卷 1 《几例》 ,

卷2 0 《节孝志 》 (乾隆 18 年刊本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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飘摇
,

衰白而不失其所守
,

磋乎可以为难矣
” 。

①

可见
,

徽商捐资撰修族谱
、

构筑祠堂
,

加固宗族血缘纽带
,
并非是出于对祖先的偏爱

,

更多地是从其实际的需要出发的
。

其三是封建统治者的倡导
。

宗族制度强化的倾向又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
。

明清统治者倡导人伦纲常是加强专制皇

权的需要
。

三纲是一个系统
,

君为臣纲的合理性是建筑在父为子纲
、

夫为妻纲的合理性的基础

上的
。

宗主权是父权的延伸
。

封建宗族制度是父权与夫权的物化
,

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君

权的基础
。

君权需要借助族权来维持对地方的统治
,

而族权则要借助君权的权威来强化对族人

和妇女的控制
。

在明清徽州族谱上留下了不少封建政权支持族权的材料
。

例如
,

明代编纂的

《朱氏祠志》 收有 《县给告示》一文
,

朱氏族长朱明景和款县二十一都五图约长朱文漠联名具

呈
,

请求知县
“
准申祠规

、

赐印
、

赐示
、

刻扁
、

张挂
、

以警效尤
。 ” 歇县知县于万历二十六年八月

十八 日给告示如下
: “
为此示仰朱姓通族人等知悉

,

务宜遵守家规
,

取有违约不遵者
,

许约正

族长等指名呈来
,

以凭究处
,

以不孝罪论
,

决不轻恕
,

特谕
。 ”

并盖上了知县官印
。

又如
,

清代乾隆十八年刊本 《歇淳方氏会宗统谱 》 的卷首便是 《宪给印碟》
。

方氏为加强族权的权

威性
,

请求徽州府台
“ 恳赏印信

,

永光世守
” , “

每谱一部
,

赏印一颗
,

稗奉守敬谨
,

传之无穷
。 ”

徽州知府应请而在谱上盖了知府官印
。

封建统治者的倡导还表现为以律令的形式把某些族规
、

家法强化为国家的定制
。

族表制

度便是如此
。

明王朝创建伊始
,

朱元璋便诏令
“ 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节

,

五十以后不肯

改节者
,

族表门间
,

除免本家差役
。 ”

( 《明会典》 ) 清统治者则进一步规定
,

蠕妇守节至六年

以上身故
,

未婚贞女在夫家守节病故
,

女子拒辱被害及 自尽者均得族表
,

立碑坊
,

并按 口给银

三十两
。

( 《光绪会典事例》 ) 这些律令的实行在族谱中多有反映
,

例如 《祁门方氏族谱》

卷 6 《闰闹淑德》 载
: “

(方 ) 德煌聘妻胡氏
,

孺人年七岁为童养媳
,

九岁未婚夫段
,

贞节著

闻
,

事姑至孝
。

姑因长子遇之不善
,

商嫡堂侄德启
,

邀族公呈鸣官
,

批给 口食
,

以安贞女
。 ”

便是未婚贞女守节按口给银的一则实例
。

国法对家法的确认
,

君权对族权的支持
,

说到底是为

了维护极端君权的合理性
。

商人妇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然而徽商的兴起并没有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妇女解放的机

会
。

商人的需要与明清王朝强化专制皇权的需要相结合
,

凝固为压迫妇女的宗族制度
,

这是

商人妇始料未及的
。

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
,

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

合体
。

在徽州社会的作用下
,

商人妇的命运如何呢 ?

其一是 勺石妇比屋可封
”
与

“
新安节烈最多

” 的杂揉
。

“
娇妇比屋可封

” , “
新安为甚

” ,

所显示的妇女解放的倾向已如前述
。

赵吉士所云
: “ 新

安节烈最多
,

一 邑当他省之半
” 。

②并非夸张之词
。

且以数字说明之
。

据笔者统计
,

民国 《款县

志
·

人物志》 共九卷
,

其中勋绩宦迹
、

忠节儒朴文苑
、

材武孝友
、

义行
、

士林逸方技各一卷
,

而烈女传则有四卷
,

几占其半
。

烈女的总数则远远超过其他人物
。

历代受族表的烈女
,

计唐

代 2 人
,

宋代 5 人
,

元代 21 人
,

明代 71 0人
,

清代 7 0 9 8人
。

据县志编纂者许承尧称
, “
旧志义例取

褒举而不遗
,

惟咸丰间兵事
,

款人受祸实为奇酷
,

烽癸所至阎里为墟
,

幽壑深岩逃匿无所
,

全县人 口十捐七八
,

妇女之抗节守义
,

宁为玉碎者多至不可胜计
,

爱据两江忠义录及此次采

①

②

同第 n s页注
。

赵吉士
: 《寄园寄所寄》 卷 11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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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之有事略者录之
,

以概其余
。 ”
董家遵 曾据 《古今图书集成 》 所录历代烈女作 《历代节烈妇

女的统计》 ① 其中明清 (至康熙末年 ) 全国节烈妇女人数是 1 1 5 2 9人
。
② 董家遵的统计数字

无康熙末年以后的数字
。

据我统计
,

清代节烈妇的人数
,

是在康熙以后激增的
。

以 《歇县志》

所载数字为例
,

如果以康熙年间平均每年族表的烈女数为基数 1 的话
,

雍正年间 则 上 升 为

3
.

61
,

乾隆年间上升为 4
.

1 6 ,

嘉庆年间降为 2
.

93
。

全国节烈妇人数如果加上康熙以后 的 数

字
,

将更为庞大
。

即使如此
,

款县以一 邑而拥 8 6 0 6个节烈妇的数字实在是惊人的
。

其实
,

徽

州节烈妇的统计数字仍是不完整的
。

各宗族谱碟所收录的烈女数是较为精确的
。

其中
,

有的

传主并未得到朝廷族表
,

只是得到本族的首肯
。

族谱中得到族表的传主一般注有其事迹见郡

邑志
。

剖析大量烈女传记
,

可以清楚看到烈女能否得到族表
,

也并不是机会均等和公平的
。

夫家的权力和财力起了不小的作用
。

具有嘲弄意义的是
,

商人妇在这方面倒是颇具优势的
。

她们在县志烈女传中所 占的篇幅达十之七八
。

其二是商人的肉欲横流与理学的道貌岸然的结合
。

明清时期
,

徽州被称为
“
程朱阔里

” 、 “
东南邹鲁

” 、 “
文物之乡

” 。

程朱理学渗透到

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
。

许承尧在为款县志烈女传所书序中指出
: “

款为山国
,

素崇礼教
,

又坚守程朱学说
,

闺阖渐被砒砺
,

廉贞扇淑扬馨
,

殆成特俗
” 。

③朱熹所制订的 《家礼》 ,

是

徽州各族
“
家典

” 、 “
族规

”
的蓝本

。

雍正 《茗洲吴氏家典
·

序言》 要求族人
: “ 宜读朱子之

书
,

取朱子之教
,

秉朱子之礼
,

以邹鲁之风自待
,

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
。 ”
徽州商人提

倡理学
,

捐资在桑梓之地兴办书院
,

是有其目的的
。

一则与前述商人两大
“ 需要 ”

紧密相关
,

二则也有利于投靠封建政权
。

但是必须注意的是
,

理欲关系在程朱理学中是对立的
,

朱熹说
:

“ 人只有个天理人欲
。

此胜则彼退
,

彼胜则此退
,

无中立不进退之理
。

凡人不进便退也
” 。

( 《朱子语类 》 卷 1 3 ) 因此
,

要
“

存天理
” ,

必须
“ 灭人欲

” 。

而在徽商们的手中
,

理欲关系的

对立变成了迭相为用的统一
。

他们把
“
理

”
套到了商人妇身上

,

套到了商业伙计
、

佃仆的身

上
,

而把
“

欲
”

留给了自己
。

于是
,

徽州一方面是
“ 人文辈出

,

鼎盛辐臻
,

理学经儒
,

在野不

乏
” , ④ “

文公道学之邦
,

有不为歧路途惑者
,

其教泽入人深哉
” 。

⑤ 另一方面则是商人的肉欲横

流
。

《五杂姐》云
,

新安人
“
惟娶妾

、

宿妓
、

争讼则挥金如土
” 。

《款事闲谭》 载
,

嘉靖时徽商

吴天行
“ 后房女以百数

” , “ 时号天行为百妾主人
” 。

在扬州
,

由于徽商
“
宿妓

” ,

致使该地
“
粉

黛绮罗甲天下
” 。

( 《扬州鼓吹词》 ) 这类材料甚多
,

兹不一一列举
。

其三是商人妇的才智与贞节碑坊下的愚昧交错
。

商人妇中不乏经营能手
,

前述担任扬州盐总的汪太太便是她们的代表
。

她们之中还有不

少才思敏捷的才女
。

例如前述汪道昆的孙女西池
, “

适吴氏
,

著有采藻轩稿
,

见王士禄宫闹

氏籍艺文考略
” 。

又如
,

盐业世家丰溪吴震生之妻程琼
,

字飞仙
,

号转华
,

又号无涯居士
, “

工

诗
,

幼见董华亭书画
,

眼一遍遂能捷悟
,

及长书画
、

算奕无不精敏
,

论事评理微妙独绝
。 ”

《款县志 》 所收录才女
,

如汪西池
、

程琼者有三十七八
。

实际人数 自然远不止此
。

值得注意

的是这些显露才智的商人妇
,

大多己脱离徽州本土
,

迁往经商地定居
。

离开家乡森严的祠堂
、

① 载 《现代史学 》 三卷二期
。

② 转引自曹大为
: 《 中国历史上贞节观念的变迁 》 , 《中国历史研究》 1991 年第 2 期

。

③ 民国 《款县志 》 卷n 《 人物志
·

烈女》 。

④ 道光 《重修徽州府志
·

序》 。

⑤ 《歇事闲谭》 第18 册
, 《歇风俗礼教考》

。

1 1 7



浓重的理学氛围
,

移居于商业都会和市镇
,

这是有利于妇女的解放的
,

一

也有利于她们才智的

释放
。

这一变化
,

显示了商品经济对徽州人价值观的影响
。

程且硕 《若庵集》 记徽州风俗云
:

“
男尚气节

,

女慕端贞
,

虽穷困至死
,

不肯轻弃其乡
。 ”

是书作于康熙五十七年
。

明后期
、

清

前期
,

徽商虽周流于全国各地
,

但大都不变籍里
。

嘉庆 《江都县续志》 指出
,

直到清前期
,

在扬州的盐商
, “

如敦之程
、

汪
、

方
、

吴诸大姓
,

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
,

尤不可胜数
。 ”

近

人陈去病 《五石脂 》 则反映了清后期徽人
“
不肯轻弃其乡

” 观念的变化
。

他指 出
“
扬盖徽商

殖民地也
。

故徽郡大姓
,

如汪
、

程
、

江
、

洪
、

潘
、

郑
、

黄
、

许诸氏
,

扬州莫不有之
,

大略因流寓而著

籍者也
。 ”

洪玉图所著《款问》问道
: “

昔之商或身处于外者
,

今并掣其妻子而去矣 ; 昔之商或几

岁一归者
,

今并弃其邱墓而往矣
;
向使无有驱之者

,

亦何为而甘播迁乎 ? ”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

子在 《徽商及其网络》一文中指出
,

徽商
“

甘播迁
”

与清代中叶市场的变化有关
。

由于地域市场

自立化趋向的发展
,

徽商长途贩运的利润降低了
,

因而他们纷纷在商品经济繁盛的江南三角洲

以及汉 口等地定居
。

这当是
“
甘播迁

”
的主要原因

。

① 然而
,

商人妇的意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

素
,

随着在客地的定居
,

徽商家庭的稳定已不成为问题
。

而徽商子弟与定居地的联姻
,

也使商人

妇的成份发生变化
。

这些多有利于商人妇对徽州传统的摆脱
。

《五杂姐》 有关于富商家庭 出

身的妇女来到夫家后的表现
: “

颇僻自用
,

动笑夫家之贫
” 、 “ 一切孝公姑

,

睦灿鲤
,

敬师

友
,

惠藏获者
,

概未有闻
”
等等

,

显示着封建纲常的动摇
。

自然
,

我们不能对此估计太高
。

但是
,

在徽州
,

直到清季
,

贞节碑坊仍在不断增加
,

森然林立
。

徽州妇女乃至大多商人

妇仍把贞节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
。

款商吴佩
, “ 以服贾起家

,

居常语 (其妻 )汪
, `

吾家仲季

守明经
,

他 日必大我门
,

顾我方事锥刀末何以亢宗? 诚愿操奇赢
,

为吾门治祠事
,

所不卒事

者非夫也
, 。

汪敬诺
。

有顷
,

处士客死大梁
,

汪立处士后逆丧归
,

辟地痛哭日
, `

君死
,

未亡

人不难以死从君
,

顾君有志不终
,

而君未有子
,

未亡人死
,

其谓君何 !
’
乃举处士遗金授能

者转毅
,

居数岁累百金
,

遂度地程材乃议祠事
, … … 尽百金不足

,

则脱替洱倾筐苟 以继之
,

又不足
,

则称贷继之
;
辟妒织维以偿之

,

盖始终若干年
,

然后告成事
。 ” ② 商人妇汪氏的可悲

在于
,

她继承丈夫的遗志
,

竭尽全力去做的一切
,

实际与妇女的权益是背道而驰的
。

宗祠的

修筑
,

只会加强封建的纲常
,

加强对妇女的压迫
。

而汪氏却愚昧地把自己的苦行
,

看作是实

现贞节的坦途
,

终身乐此不倦
。

有的商人妇
,

为实现贞节
,

甚至愚味到自伤 自残的地步
。

例如
,

方大章在嘉禾学生意病死
,

其年轻的妻子吴氏
, “

讣至哀毁异常
,

几损者数四
,

水浆绝不入

口
。

姑氏躬往劝之进一七
,

姑归而覆于地
。 … …时严冬

,

止服布单衣二
,

席草卧地
,

人所不

堪
,

长而安之
。

… … 卒以月之五 日正
,

坐而嗅
,

请硷以衰麻
,

示在丧也
。 ”
方氏族谱称赞吴

氏 : “
从容就义

” 。

封建道学的虚伪
、

残酷在这四个字中显示出其全部的内涵
。

商品经济的发展是 自然经济瓦解的前提
。

在欧洲
,

商品经济的钟摆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音
,

报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
。

在中国
,

商品经济的钟摆刚刚向着有利于妇女解放的角度倾斜时
,

历史的重力又迫使着它向着相反的方向摆去
,

从而造成一种新的平衡
。

明清徽州社会所呈现

的
“
杂揉

” 、 “
结合

” 、 “
交错

”
的众生相

,

为我们观察传统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窗口
。

责任编辑
: 谭 深

① 此文载 《安徽史学》 1991 年第 4期
。

⑧ 《 丰南志》 第八册
,

《溪南吴氏祠堂记 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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